
父亲生前常说一句话：“艺不亏

人。”这既是父亲的人生感悟，也是他

一生恪守的信条。

我的父亲是糕点师。新中国成立

后，他先后在博爱街的马武兴食品店和

淮海路中段的稻香村食品店工作，因为

有制作传统糕点老八样的绝技，他被聘

为作坊的大师傅。1955年，父亲参加全

市传统糕点技能比赛，参赛作品蜜三

刀、羊角蜜获银奖。为此，1956年父亲作

为技术骨干进入国营徐州食品厂工作，

并且工厂给予了优先分配住房的奖励。

1957年，我们全家搬进了西关商业宿舍

的筒子楼，厨房、卫生间5家共用，自来

水、电灯配置齐全。虽然住房面积小，设

施环境不尽人意，但在那个大多数居民

住平房、吃井水、点煤油灯的年代，这待

遇已经相当不错了。所以，父亲在自己

的工作岗位上尽心竭力，把本职工作做

到了极致，多次受到工厂的嘉奖，年过

60岁仍被工厂返聘，向青年工人传授糕

点制作技艺。

父亲的人生经历，让他对子女的说

教总离不开“一技之长”之类的话。他

告诫我哥哥：“身有一技之长，不愁家

中断粮。”他对我姐姐说：“积有千万，

不如薄技在手。”这些说教，对哥哥姐

姐的职业发展都起到了积极影响。

哥哥在工厂做钳工，业余时间有修

理钟表的爱好，父亲就鼓励他把这个兴

趣坚持下去。哥哥一有时间就读修理钟

表的专业书籍，同时向修钟表的老师傅

讨教，慢慢练就了一手修钟表的好手

艺。后来，哥哥工作的企业破产，他凭着

修理钟表的技术依旧生活无忧。

姐姐打小有做医生的愿望，然而命

运不济，上世纪60年代学校停课，她进

了工厂车间当一线工人。后来，厂卫生

室要从工人中招募卫生员，父亲鼓励姐

姐报名，并千方百计弄到一本“赤脚医

生手册”交给姐姐学习，姐姐一读就是

半夜。说来也巧，在那个年代，“赤脚医

生手册”是基层医务工作者的工具书，

招募考试出的题目内容多在这本书里，

姐姐如愿成为了厂卫生室的卫生员，有

了心仪的工作，她在岗位上勤勤恳恳、

任劳任怨，直至退休。

我1970年当兵入伍，先在部队步兵

连任炮手，后进了团部放映组。父亲得

知消息，就让姐姐写信告诉我：一定抓

住机会，好好学习技术，业精于勤。

1976年，我复员后参加工作的第一

天晚上，父亲把我叫到床前彻夜长谈，

说了很多话，教我如何做事、做人……

许多细节现在已记不清了，但是他反复

说的“艺不亏人”四个字，我现在还牢

牢记得。

我的工作单位是工人文化宫电影

院，因为我做过放映员，又是党员，电影

院让我担任放映组长。当时，放映组算

上我共6人，最小的也大我8岁，个个是

老师傅且技术过硬。所以，我是徒弟，另

外5人全是我的“师傅”。从他们的眼神

中，我似乎感受到“师傅”们对我的技

术和能力还有质疑，这小伙子能行吗？

这种感受直到一年后才有了转变。

那次是电影扩音机出了故障，电影

放映时声音有轻微失真，影响放映效

果。正常情况下，应该请电影公司的专

业人员来维修。可我年轻，初生牛犊不

怕虎，知道这类故障大多是声音放大系

统的三极管基极电阻出了问题，换一个

就能消除故障。于是，有一天晚上十点

多，放完末场电影后，我在放映间里换

了亮一点的灯泡照明，把扩音机上盖打

开，用万用表一点一点地测量后，最后

确定是基极电阻击穿，换上了新的电

阻。打开扩音机一试，失真故障果然消

除。正是这件事，周围“师傅”们的眼光

变了，说话也变得平和了。再后来，单位

推荐我报考成人高考，大学毕业后我通

过招干考试，进入了市级机关的一个部

门工作。我依然牢记父亲“艺不亏人”

的话，干一行爱一行，干好一行，后来升

了职，还被评为优秀干部。

现在，父亲早已作古，我也已经退休

了，但我对父亲“艺不亏人”的教诲依然

铭记于心，并将其视为家训代代相传。

艺不亏人
张忠泰

（接上期）

吕思见郭小玉面容清瘦，眉头紧

锁，浑身充斥着说不出的幽怨，他的舌

头变得僵硬起来，实在没有想到会在这

种情形下与郭小玉相见。

郭小玉瞧向吕思道：“谢天谢地，你

的伤终于痊愈了。” 随即心中一酸，

道：“那日你被刺成重伤，我真的后悔

死了。我对不住你，我爹爹也对不住

你，我没脸求你放过他老人家，今日只

求你念在往日的情分上，答应我一件

事情可以吗？”

吕思颤声道：“你曾救过我的性命，

而且……” 控制住心神后说道：“我可

以原谅过往发生之事，可是父母大仇我

不可不报。”

郭小玉的身体摇摇欲坠：“我知道

他老人家做过许多错事，只是作为女

儿，总不能不顾及他老人家的死活吧。

我只求公子一件事情，请公子答应我可

以吗？”吕思听她改称自己为公子，心

中更是酸痛：“你的心思我明白。”

郭小玉道：“你不明白！我只想以命

抵命，我若死了，求你放过我爹爹好

吗？”吕思闻言心中一震，道：“你怎会

有如此想法？”

“这个想法实在不妙。”一个洪亮

的声音在夜空中骤然响起。随着话语

声，门外飞落而下十余名男子，声音出

自刘贤的卫盾周末之口。

吕思向郭小玉道：“你纵然恨我，也

不要做傻事，我先会会他们。”说完向

房外走去。“你就是玉面毒狼，吕思吕

公子？”“你当真还活着！”众人瞧见吕

思后各自发出惊诧声。

“我们好久不见了，没想到会在这

里重逢！”当先一人向吕思抱拳施礼。

吕思认出此人乃是吴国世子刘

贤，于是抱拳还礼道：“原来是世子殿

下，草民有礼了。”

刘贤瞧向屋中，问道：“郭小姐还

好吧？”

“我好得很！实在对不住各位，惊扰

到你们了。我还有事情要与吕公子协

商，各位请回吧。”郭小玉缓缓走出房

间向众人致歉。

“小姐怎可与这淫贼单独相处？”

“是呀！我们大伙儿都来了，小姐不要

害怕。”有两人一唱一和地说。

吕思向这两人瞧去，只见这两人年

龄都不大，一个生就一副国字脸，一双

眉毛比一般人长了一倍有余。另一人

红脸阔鼻，一双眼睛炯炯有神。吕思认

出他们乃是刘贤的贴身侍卫赵宇翔和

周末。吕思瞧向刘贤，刘贤却将眼睛瞧

向别处。

吕思冷声道：“我吕思与你们往日

无怨近日无仇，你们为何要如此羞辱

我？”他向人群中扫视了一眼，发现梅

松三侠也在其中，另有几副面孔他不

甚熟悉。

周末大声道：“我周末平生最恨淫

贼，今日我就要替天行道。”说完，手持

长剑向吕思刺去。周末和赵宇翔乃是吴

国数一数二的高手，他这一剑使足了力

气，势要将吕思一剑刺死。

众人只听吕思冷哼道：“找死！”随

即传来闷哼，周末的身体如同离弦之

箭，向后飞出摔倒在地。赵宇翔惊惧万

分，大声叫道：“老周你还好吗？”

周末趴在地上道：“真他妈的邪门！

我好得很！”说完，突地喷出一口鲜血。

众人向吕思瞧去，只见他双手低

垂，面色平静，就像从未与周末动过手

一般。

房婷痴痴地瞧着吕思，心中五味杂

陈。她没有想到吕思非但还活着，而且

武功更比从前胜出数倍。

郭小玉就站在吕思身侧，当吕思出

手教训周末时，她只觉眼前一花，周末

已被甩了出去，至于吕思是如何出手的

她全然没有瞧见。郭小玉的心中既喜又

忧，只是痴痴地瞧着吕思。

刘贤的嘴角抽搐了几下，强笑

道：“吕公子的武功又精进了许多，

当真是可喜可贺。”

周末从地上爬了起来，摇摇晃晃地

向吕思走去，口中叫道：“刚才那一招

不算，我们重新打过。”

赵宇翔拦住他道：“你就知道犯傻，

就是要送死也不急在这一时呀。”

周末怒道：“我老周的武功你不清

楚吗？刚才我只是大意了，我要和他正

式比试一下。”

刘贤呵斥道：“周卫盾还不闭嘴！有

梅松三侠在此，怎么轮得到你说话了？”

盘龙松文章鱼心中骂道：“这刘贤

真他妈的不是东西，轻轻松松一句话就

将我们师兄妹三人推到前面了。”但是

当着众人之面又不得不站出来，于是沉

声道：“我们梅松三侠自然不会坐视不

理的。”转向赵宇上和房婷道：“我们师

兄妹三人会会这个淫贼。”

吕思怒道：“我刚才只是对周末略

施惩戒，想不到你们非但不知悔过，反

而口口声声污蔑于我，是可忍孰不可

忍，你们一起上吧。”

文章鱼手持铜锏大声喝道：“吕

思，你也太过狂傲了，师弟，师妹，我们

一起上。”

“慢着！”空中突然传出一个洪亮

的声音。众人抬头向来声处瞧去，只见

一个老者正自房顶飘然而下。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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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红尘
月嘉关

早年间，草鞋是山里农人常见的

“劳保用品”。

我小时候，父亲总坐在长条木凳上

编草鞋。以粗麻绳为经，晒干的稻草为

纬，指尖来回穿梭，一搓一捻之间，将松

散的稻草拧成紧实耐磨的鞋身。编鞋

时，他的目光沉定，神态稳重，仿佛要把

好日子的盼头都编进草鞋里。那些草鞋

承载着他日复一日下田上山的步履，也

稳稳托住一家人全年的温饱烟火。

清苦的岁月里，草鞋是父亲最忠实

的旅伴。父亲穿上它，踩着田埂下田耕

耘，踏着小径去伐木砍柴，走过泥泞，踏

过冰雪。寒冬腊月，单薄的草鞋挡不住

山里的寒风，脚底裂开深浅不一的血口

子，每走一步都钻心地疼。母亲为他涂

抹温热的猪油膏，乡医送来的药膏也只

能暂缓疼痛，却无法治愈终年劳作留下

的伤痕。寒来暑往，一双磨烂了便再编

一双，父亲从未在我们面前吐过半分苦

水，生活的重量都被他默默扛在肩上。

父亲常年身穿洗得发白的粗布衣

裳，脚穿亲手编的草鞋，一辈子扎根在

故乡，春种秋收、夏管冬蓄，把安稳与暖

意尽数留给儿女。后来，家里的日子渐

渐宽裕，胶鞋、皮鞋走进寻常农家，父亲

依旧舍不得丢弃草鞋。闲暇时，他会翻

出旧草鞋，指尖反复摩挲磨损的地方，

眼底漫开绵长温柔。于他而言，草鞋早

已不是脚下的寻常穿戴，是土地馈赠农

人的印记，是苦日子里不低头的信物。

时代向前，生活日新。如今，父辈踏

过的泥泞山路，如今化作四通八达的通

村坦途；穿草鞋劳作的岁月，早已被富

足安稳的新生活所取代。草鞋的身影看

不到了，但父亲用草缕编织出的质朴风

骨，永远是我行走世间的底气。那些草

鞋跨越数十年光阴，时时警醒我：不忘

来时耕耘路，不负脚下每寸土地，脚踏

实地走好往后人生的每一段路。

父亲的草鞋
王熙炯


